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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本版只收文学
随笔、诗歌（因系编辑部组稿，不
在征稿范围内）、散文、散文诗、小
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则上
不超 1200 字，标题注明“浣花
溪”。要求原创首发，禁用附件，
切勿一稿多投。投稿信箱：

绵绵秋雨别样情
廖云峰（达州）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
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在绵绵的
秋雨里翻阅回忆，细数关于过往的
点点滴滴，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检
藏。

孩提时候，我们似乎无忧无虑，
在父母的呵护下恣意成长，在老师
的带领下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
演绎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各种勇气
与传奇。

我们曾从小山沟开始进行循序
渐进的游泳训练，直到偷偷游进大
河；我们曾在半夜三更时溜出校园，
去一座清道光年间的古墓前学习繁
体字；我们曾在老师的目光下竖着
两本书，悄悄与古龙、金庸对话，默
默比划着各门各派的所谓武功……

很快我们就成了愣头青，在工
作的路上，我们慢慢学会了人情世
故，学会了各种知识，承受了许多所
谓小人的洗礼，经历了许多恩人的
提典；在行走的旅途中，见过了不同
人生的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在不断
流逝的岁月中，身边许多的亲人、朋
友终究没有能够再见，最慈爱的母
亲撒手人寰；在无数的爱恨情仇交
织中，恍然间步入中年。

一路回忆，一路检藏，绵绵秋雨
中，被雨打湿的情感泛着涟漪，搁浅
成心灵的潮汐，双手捧起的眸光中，
早已有热泪溢满了眼眶。旧日时光
的零零总总，在眼前一遍又一遍浮
现。

绵绵秋雨，丝丝寒意。不仅代
表着凄凉和感伤，更有一种非同寻
常的气息，给人的生命予以全新的
洗涤。

曾经幻想着，更渴望着一种宁
静与淡泊，向往着一种朴素的幸
福。曾期待着能“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观天边云卷云舒；能“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享田园静悠随意；
能“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尽馀
杯”，笑谈生活百味杂陈；能“绿树村
边合，青山郭外斜”，沐浴世间清净
美景，能……

然而，世事总是难遂人意，就连
曾经秋日的丝雨，也变成了现在这
般绵绵不绝，偶尔还是倾盆大雨了，
更何况人生呢？

行走在旅途中的每一个人，又
何尝不是身不由己，怅惘迷离？有
谁有又不是千般奋斗，结果总在一
个又一个未知的境界里呢？

熙攘的时光中，又有谁不像是
身处这绵绵的秋雨中一般，心海烦
躁，身似茧缚，期待着明天，抑或是
明天的明天会有自己喜欢的阳光？

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迷
惘、期待、等待中，肆无忌惮地挥霍
了时间。

总以为会有许多机会，当绵绵
秋雨继续落下，我们已深深地知道，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生命的长度容
不得我们再次回头。

秋雨依旧绵绵不断，百转千回
的雨丝中，早已满是我柔情荡漾的
思绪。放眼远山，雨滴已然幻化成
丹青妙笔。浓墨重彩下的，是那些
黛青的远山。

也许，世事总与心境相关吧。
痛苦时，清醒也会淹没许多希望；微
笑时，迷茫也能燃烧出无数的芬
芳。既然我们不能阻止绵绵的秋
雨，那就顺其自然吧，让自己微笑起
来，让连绵不断的雨滴中，融进关乎
理想与希望的淡淡馨香。

绵绵秋雨别样情，万般迷离总
动人。检藏一段岁月，静守一抹时
光，用微笑的目光，吮吸着雨丝的甜
蜜，在绵绵的秋雨中穿行吧。

听人说 某些胃病由幽门螺杆菌引起
它顽固 十条腿 没眼睛
在血液里划船 做着些
发家致富的梦
我素未谋面的东西
以一种疼痛的方式登场
在我心满意足的胃袋里动粗
偷我攒下的欢愉
饮我吞下的苦闷
把不可示人的秘密搬上台面
也替我照应嘴边的
感情生活
失眠的夜里 它的触须敲打胃壁
与我探讨良心命题——
我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应”
我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有时候 它把往事也一并拖进去
将尚未痊愈的伤口戳破
反复念道“故人，故人，故人是条蛇”

有病

心里苦
身上不干净
喝了几口水
有点兴奋
放纵自己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啊

想生病
最好是忧郁症
这样就能失眠
就能在夜里偷听邻人的梦话
暗自发笑 偷几颗花生

想长久下去
这样懒惰
他们养着我
喂我食
想做个无法自理的大白兔
被世界关爱嫌弃

其实想生病不容易
愈想脆弱愈皮实
想躲过生活的问话
下一个问题却横空出世

像个天才 永远先我一步
想退一步做个学者
在年老色衰的时刻抵达寂寞的府邸
谁也找不到我了
我就横躺

但是大多的病
不算病
即便陷入死亡
也不是病本身的意图

你只是需要一点空间轻轻舔舐自己
可下一批疼痛又破门而入
填满病痛的
是暂不需要的拯救

灰着的都在瞌睡

在两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把局部的孤独连接起来
在灰尘与灰尘之间画一条直线
被更多的灰尘封住鼻孔
灰着的都是些雨人
影子 马路 混凝土 灯笼 芝麻糊
那些被放大的灰色——
哑口无言的摩登大厦
是被工人随意放下的
棋盘中 我随意放下几颗跳棋
接着推倒

嘴巴里的旧时光

念旧的人 独来独往
把往事放在衣领上
孤独 影子 时刻提示着自己
故人的亡灵 碎片里
依稀可见的笑容
总是在夜里爬上墙 加深
一根秒针的重量
旧时光是一个人的口腔
它蕴含一切
有一些隐痛不致死
却始终在喉咙中犹豫不决
假如无法吞下新的问题
也无法吐出旧的过节
就只好 不吃也不喝

谢云霓（成都）
胃病（外三首）

雪花纷纷的深夜
寒风吹开了无垠的幻幕
有个声音在沙漠里回荡
那是我在长夜中的难眠

昨夜已经过去
雪花压满树枝
发出的簌簌声响
是我冰雪中流下的两行眼泪

萤火

昨夜我梦见你
变成溪边的一只小鸟
在辽阔的天空中

为人间洒满了萤火
蜻蜓在水面低舞
青蛙落在水藻上
这时候你所有的一切
温暖了整个世界

你的出现

你的出现
唤醒了梦里的花草
凝固了天上流云

你是生命的颜色
花丛中的艳
宛若早晨太阳照耀的光

（一）

内蒙大营 呼麦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呼伦贝尔大草原
陪你一起看草原

草原还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酒不到位
一切都是假的

喝吧 兄弟
只要有人唱草原的歌
就会泪流满面
我不是草原人
我喜欢草原
陪草原睡吧
草也不长了

（二）

没有山峰的支撑
草原的夜很低很低
躺在草原上
想着草原上的事

草原还是草原吗
有没有变异
这一切 都被歌声隐蔽
唱吧 酒不走歌的路
只认潇潇雨歇

（三）

星星掉了
掉在了草原
我找啊找
就找不见
在哪儿呢
我睡了
啥也不知道

（四）

金黄的小胡杨
在眼前飞动
似飞奔的骏马
让我想起铁木真的骑兵
一路拼杀
直至西亚

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印上了蒙古马的足迹
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九岁定亲

十六岁征战
十九岁部落首领
四十五岁登基
六十六岁命丧于六盘山

至今不知葬于何地
后世子赐沿袭这一规矩
——秘葬
大元时代皇上的陵墓
无踪无影

（五）

敕勒川的草已黄
牛羊不再用风吹
就会出现在眼前
车子像一匹北方的狼
疯狂地飞奔
它的眼里
只有远方

茫茫无际的河套
被小小的葵花籽占领
五原，吕布的故乡
盛演着瓜子大战
炒货的香味
早已飘荡在四面八方

（六）

上午的阳光
照着柳树的纷披
徘徊的步履
载着等待的心

红旗二村的兄弟俩
从昨天就动手准备
老三是捕鱼高手
老四杀了三只红公鸡
鱼和鸡放在两口铁锅里
连同时间一起炖

黄河至北
那个“几”字的最顶端
河水缓缓地流
几只鸟在飞
无法勾起镜头的欲望
却使我沉渣泛起

岸边一老翁
悠闲地
指着对岸的三百亩地
那是我的

脚步不管怎么走
总是绕不开这条河
就连喝的那口水
也是她的

小冰
长夜中的难眠（外二首）

人工智能小冰的诗⑥

秋意就这样渐渐深了。我躺在
老家老房子的老床上，任秋雨敲打
在鳞鳞千瓣的瓦片上，淅淅沥沥由
远而近。这样的雨夜，无疑会渲染
出一片诗意的悲凉。

父亲退休后一直到去世都不肯
进城和子女居住。他说，他就是一
条在乡下鱼塘长大的鱼，挪不得地
方。这样一来，母亲也只好陪伴他
在乡下养老。

现在，二老都离我而去。这幢
40年前建的的老屋，土墙灰瓦，藤蔓
爬满驳斑的墙体，古朴而沧桑，屋檐
下春燕筑起的泥巢，还残留着欢飞
的景象。

子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窗外
萧萧斜雨，绵长而柔和。父亲的身
影总是在眼前晃动，他90岁离开人
世，走时生命已近残年，尘世的苍凉
让他从不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

他去世的头天下午，还给我打
来电话，颤巍巍地问我：“老大，明天
正月十五，你回来不？”我说：“爸，我
有事忙着呢，回来不成。”

我清楚地听到父亲很是落寞的
声音：“回来不成就别回来，再忙也
要注意身体。”说完就挂了电话，没
容我解释和嘘寒问暖。

后来我听说，父亲给我打完电
话后，吩咐保姆煮了一只腊猪脚，自
个端了一把木椅，在门前的柚子树
下一个人坐着，久久地望着我回家
常走的那条小路，直到天黑保姆喊
他吃饭了，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屋里，
这分明是在盼我啊！

父亲走后，我把母亲接到城里，
本想让她好好享几年福，没想到母
亲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已不认识
亲人了，唯独认识我。

只要听到我回家的脚步声或说
话声，她就眼睛发光，手舞足蹈地
说：“我大儿回来了！”母亲在父亲走
后一年零5天，也追随父亲而去，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

有人说，父母在老家就在，父母
不在了，老家就散了。我离开老家
已足足 48 年，我把老家当成故乡，
把它装进包里，时不时地翻出来打

量，嗅嗅它的味道。
我以为我早已离开了故乡，不

经意间，那承载着乡愁的土地，往年
那些上学的路上，光着脚丫衣衫蓝
缕的孩子们的背影，依然潜伏在我
隐痛的记忆里。

故乡，堆积了我太多简洁而淳
朴的情愫。也许，我只能在光影交
错的时空里，单纯地咛听秋风，看纤
柔秋雨把那些叶片浸染。

一直觉得故乡的秋雨应该是有
色彩的，清丽，浅淡，明净，有细致的
柔美。

印象中，故乡的秋，淅淅沥沥的
夜雨，朦胧、清丽，就像月下回眸的
女子，透着妩媚和优雅。

这样的雨夜，淡泊，安稳，仿佛
开在村口的雏菊，清瘦的冷，薄弱的
凉。风总是寂然，仿佛一条清澈的
河流，在无声地流淌。

秋渐渐深了。
有时，多么想挽留这个悱恻的

时光，多么希望在这个薄凉的季节，
内心开出淡淡花朵。

“泡糖咯，泡泡糖……”下课铃
一响，甚至下课铃还没响，叫卖泡
糖的声音就在教室外的操场响了
起来，让嘴馋的人不自觉地将手伸
进衣袋或裤袋，摸摸那个 5 分的硬
币还在不在。

那泡糖是白色的，比家里的大
米还白。一根根的，有甘蔗粗细，
比家里吃饭的竹筷略长，整齐码在
一个透明的塑料大袋子里。

要买的同学，将5分钱递过去，
卖泡糖的从袋中拿出一根递过来，
马上将袋子口捏紧封上，免得泡糖
接触空气后变润变软不好吃。

买了泡糖的同学，将泡糖送进
口中，“咔嚓”咬一口，津津有味地
吃起来。其他想吃又没钱买的同
学，只能悄悄地将口水咽到肚里，
或往一边走了。

有大方的同学，买了泡糖，掰
成几节，分给几个要好的，无功受
禄的同学自然暗暗心生感激。

卖泡糖的发现我们购买力不
强，改变策略，将泡糖截短了卖，一
分、两分、五分，满足不同层次的需
要。甚至还让泡糖着上颜色，蓝色、
粉色、绿色、红色等，吸引大家去买。

后来终于打听到，泡糖是用大
米做的，在罗渡渠江机械厂可以加
工，颜色是加工时添加色素形成
的。家里有大米，何不到罗渡去打
点泡糖呢？

我约了几个同学星期天到罗
渡打泡糖，回家给爸妈说，他们一
口答应了。为了心爱的泡糖，15里
的公路不算什么艰难险阻。

到罗渡机械厂一看，打泡糖的
人真不少啊，起码有上百人。打泡
糖的机器摆在院坝最里面的角落，
一点也不神奇，和普通的打米机差
不多，上面一个装米的漏斗，在轰
轰的声音中，泡糖从侧边吐出来。

只不过，出来的泡糖是连续的
一条线，很长，掌控机器的人会根
据你的需要，掰成一节一节的。

我们几个老老实实地排队，到
下午三四点都没打到泡糖。也许
是不断打出的泡糖香味弥漫在坝
坝里，中午大家没吃饭，竟然一点
也不觉得饥饿。

打好泡糖，回到家已经天黑
了。我将泡糖拿给家人一人吃了
一节，就放在扁桶里，准备选个日
子在中午绕道到四大队村小去卖。

当时弟弟就在四大队读书，比
我低3个年级，绕道四大队，还可对
爸妈说是去送弟弟读书，他们绝不
会反对的。

但我还没来得及将泡糖拿到
四大队去卖，一天放学回家发现泡
糖少了一些，问弟弟是不是偷吃
了，弟弟不承认，让我非常气愤。

我的怒火越来越大，竟把用塑
料袋装的泡糖扔在地上，当着弟弟
的面，用脚将袋子里剩下的泡糖踩
了个粉碎。弟弟不说话，只是静静
地望着我。

后来的几天，每天放学回来，
我把已是粉末的泡糖拿出来，与弟
弟你一把我一把地抓着吃。泡糖
虽是粉末了，但香味还在，我和弟
弟吃得很高兴。

不几天，粉末状的泡糖被我和
弟弟吃了个精光。

明月没有让我失望，7 点 51 分
准时挂上树梢，像俏皮的姑娘躲在
树的影子里偷偷抿着嘴笑。透过
浓密的枝丫望向天空，月圆得阴
晴，圆得柔绮。

在一片小树林里，轻轻地将晚
风揽进怀抱，夏末初秋的余热一扫
而光，迎风扑来的清凉，将银色的
月光搅拌成清甜的米酒，浓浓地抹
在心上。

树叶悄悄地蒙上月儿的眼睛，
沙沙地和着鸣蝉啾啾，秀出轻快的
舞蹈。

不远处，明月贪婪地亲吻着华
灯初上的小城，灯火阑珊处，佳人
美眷们斜倚在爱的怀抱里，笑得格
外灿烂。

许是醉了，醉在这镌雅的月光
里，醉在这大自然的音韵里，醉在
这天上人间的美好里。

闭上眼睛，呼吸这美好的时
光，竟幻出你爱的面影，你像这明
月一样澄澈，你的双眸里含着如月
光般皎洁的深情。

你将我默默地凝视，似乎想说
出你的心声。嘘！别张嘴，让我
猜，让我捉住你想说的每一个字
句。

就这样静静坐在我身旁，一任
月光流淌在我们心间，默默无声，
寂寂无言。此时此刻，连风也要慨
叹此情只应天上有了吧？

睁开眼，你已不在，只剩明月
调皮的笑靥，该是受了月儿的捉
弄。你不来，月不倦。

在 铺 满
银辉的林间
小道上，我想
着 你 的 样
子。那忧伤
里的甜蜜，甜
蜜里的忧伤，
渐渐地，糊上
我的心房。

也许，熟视无睹真是一种宿
命。人也罢，物也罢，距离太近，或
许你反而更加陌生，一如著名的雅
舍和使它著名的主人梁实秋。

雅舍就在西南大学边上，我与雅
舍，物理空间太近，心理距离却很远。

抗战时期，重庆远郊北碚因文
化名流云集而成陪都的“陪都”。
1939年，梁实秋和著名社会学家吴
景超共同在其工作的国立编译馆附
近山腰购得一处平房，为方便邮差
递信而取吴妻龚业雅的名字，命名
雅舍，此举在今天看来依然颇具文
人风范。

真正让雅舍出名的，却是梁实
秋的创作。他寓居此地 7 年，创作
并发表了《雅舍小品》20余篇，名动
一时。1980年代后，各出版社又竞
相出版，十分走俏。

时尚如风，就像夏天的一阵热
风吹过，卷起一些落叶，迅速又是秋
天的寂寞与清冷。流行的外衣包裹
一阵后，雅文化同样成为“少数花
园”。

雅舍刚整修一新、还没完善门
牌标志时，我曾随中文系一个师兄

散步路过。彼时，房地产开发正风
起云涌，见这树木掩映的半山腰冷
不丁冒出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小
院，师兄叹道：“哪个老板？好硬的
关系哟，居然在这儿修四合院。”

我说是雅舍，他问：“什么雅
舍？”我道：“梁实秋的雅舍。”没想到
他竟然一脸正经：“做啥子生意的，
怎么没听说过？”我内心已笑得悲凉
却也只好忍住：“听说是个矿老板。”

陪那师兄散步又是几年过去
了，夏末的一天，我独自经雅舍往菜
市场去，抬眼望见“雅舍”二字，终于
停下脚步，走了进去：一路小心翼
翼，一路惴惴不安，一路诚惶诚恐，
几乎红着脸走上那十几级台阶，走
进熟悉的、陌生的雅舍。

雅舍不大，砖柱木架，瓦顶篾
壁，房6间，梁实秋当年住其中一室
一厅。参观后方知，现在的雅舍并
非“原件”，而是根据老舍儿子舒乙
的回忆而复建，大体与梁实秋当年
写成、也曾进入中学教材的散文《雅
舍》中的描写一致。

屋内陈设简单，少许实物，但有
几十种版本的《雅舍小品》，有郭沫

若、冰心、朱自清、郑振铎等与梁实
秋的信函，颇为珍贵；壁上图文并
茂，介绍了梁实秋的生平事迹、文学
活动与学术成就。

时过境迁，文学渐渐回归它应
有的本位，梁实秋被放置到文学史
应有的高度。除了散文家，他还是
一名绕不过的学者、批评家、翻译家。

他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
的权威，1930 年代开始，持续近 40
载，到 1970 年代完成《莎士比亚全
集》的翻译。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
百万著作《英国文学史》，其散文集

《雅舍小品》，先后300种版次，创造
了中国散文出版的最高纪录。

我在想，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
《雅舍小品》？难道或者难怪人们只
知道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年轻的
大学生已很少去读什么五四作家，
玄幻、穿越、韩剧、美剧等，怎么能有

“雅舍”的影子？
雅舍院子很小，很清静，也很清

冷。半下午，就我一个人参观。但
无论怎样，我终于走进了雅舍，走近
了梁实秋，看着看着，一些迷雾在眼
前逐渐散开了。

雅舍，在我的大学边上
郑劲松（重庆）

醉月
刘红秀（达州）

乡土画家（小小说）
杨俊富（成都）

三庚与老婆在广东打工，老婆
为过好日子跟他离了婚。三庚带着
7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守着房后那3
亩柚子过日子。

柚子一天一天长大，三庚在柚
林地坎边搭了个窝棚守护。

三庚躺在窝棚里，盯着离窝棚
最近的一棵柚子树上的一个大柚
子，突发奇想：“明天是女儿生日，我
送她一个奇特的礼物。”

三庚拿起女儿留在窝棚的水彩
笔，选择一个向阳的大柚子，像模像
样地在柚子上画了一个小熊维尼，
这是女儿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画好后，三庚非常满意，觉得自
己很有画画天赋，又在其他柚子上
画起来。

“画得不错啊，有创意。”背后突
然冒出一个人来，把三庚惊了一
跳。回头看，是镇长在夸他，镇长身
后跟着村主任。

三庚羞涩地笑着说：“送给女儿
的生日礼物，让镇长见笑了。”

镇长匆匆走了，很忙的样子。
“一个大男人，不找点正经事做！”

村主任教训了三庚一句，追镇
长去了。

女儿放学回来，高兴得生日蛋
糕都忘记要了，还一个劲地撒娇，要
三庚把柚子林的柚子全部画上卡通
人物。女儿不依不饶，非要他画不

可，不然就不去上学。
三庚怕了，答应了女儿。第二

天，三庚去县城买回颜料，开始埋头
在他的柚子园里画卡通人物。

三庚本来不会画画，但画上几
天后，手就顺了，越画越娴熟，越画
越灵动。

过了几天，村主任又路过果园，
见柚子都涂抹上一些怪模怪样的图
案。村主任黑着脸说：“你看你，把
一个个柚子都弄成花猫似的，熟了
卖给哪个？合作社可不敢收你这些
怪里怪气的东西哈！”

三庚嘿嘿一笑：“我女儿喜欢
呢。”

“你老婆跟了别人，你是不是脑
壳出问题了？”村主任很为三庚担
心，万一柚子卖不出去，三庚没饭吃
还不又来找村上？

村长用命令的口吻说：“必须停
止这种荒唐行为！”三庚抓着头，嘿
嘿笑：“你莫管，我不会给您和村上
添麻烦的。”

三庚继续在他的柚子上作画。
村民们嘲笑说，三庚想老婆想成精
神病了，看三庚的眼神也变了。三
庚听到这些话，依旧一笑置之。

那天上午，来了两个扛摄像机
的记者。晚上，县电视台的农业频
道专题节目播出了《农民画家的动
漫柚子园》，还被传到了网上。

这则新闻，让三庚的柚子园一
下子火了，变成了招蜂引蝶的花园。

国庆长假来了，络绎不绝的小
车把水泥村道堵了个水泄不通，人
们带着小孩奔三庚的柚子园而来。

在柚子林里，小孩们见了喜欢
的动漫人物长在一株株柚子树上，
用手轻轻一摇，都灵动起来，像走进
了游乐宫，走进了安徒生的童话世
界。

短短 3 天，三庚的动漫柚子就
被全部订购，而且价格翻了3倍。

镇长来了，握住三庚的手，说三
庚是了不起的乡土画家，要请三庚
培训全镇柚农在柚子上绘画，今后
全镇万亩柚子都走艺术产业之路。

三庚做梦也没想到，他会突然
间成为乡土画家。三庚想问镇长一
件事：电视台的记者是不是他通知
来的？


